
 

 22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专题:双清论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与科学基金发展战略”·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与科学基金发展战略*

孟庆峰1 刘三女牙2 李 卿2 邸月宝1 王 创3

杜江峰4 王焰新5 陆延青6 杨宗凯2** 姚玉鹏1**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政策局,北京
 

100085
  

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3.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0
  

4.
 

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
  

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学院,武汉
 

430074
  

6.
 

南京大学,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23-12-21;修回日期:2024-02-16
  * 本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345期“双清论坛”讨论的内容整理。
  ** 通信作者,Email:

 

yaoyp@nsfc.gov.cn;
 

zkyang027@outlook.com
 

[摘 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的统筹部署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深刻理解与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重大意义对开展基础研究资助至关重

要。在厘清一体布局对基础研究资助新要求的前提下,明确基础研究资助在科学研究、科学教育与

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中的定位和作用,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体系,探索落实一体布局的着

力点,从而提出新时代科学基金发展的战略思路,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源头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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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意义

1.1 一体布局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版

图。国际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形势严峻,归根到底

是科技竞争,是基础研究之争,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

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1]。纵观历史发

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联动是英国、德国、美国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路径。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

提升,我国正面临着建设世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

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的宝贵机遇。近年来,我国

的顶尖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竞争力明显增强,科
研实力明显提升,人才资源总量雄厚,已经迈入了创

新型国家行列,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顶尖科技人

才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等方面

仍存在短板和弱项[2],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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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依然

存在一定差距。教育优先发展是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夯实人才队伍的基础,科技自立自强为优化学科

布局与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人才是在国际竞争中赢

得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3],三大战略性要素互促共

进,协同发展,有助于拓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培育

新动能、建立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推动我国

朝着世界三大中心迈进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

署,明确提出一体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战略高度,为未来科技创新发展作出了全新定位。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
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
才是根本,三者有机统筹推进,才能系统地、科学地、
有效地支撑现代化国家建设。

 

1.2 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回顾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强大的基

础研究能力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特征。为应对国

际科技竞争,
 

我国迫切需要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

展,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

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
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4]。基础研究已

成为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的有力抓手和

培养造就大批杰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平台[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是国

家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是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交汇融合的重要枢纽,在加强基础研究、促
进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导致我国技术发

展的源头从国外引进要逐步转向以国内自主研发为

主,迫切需要从要素、技术驱动向科学驱动的创新发

展转变,迫切需要新的科研战略思维、新的科研范式

和组织模式。面向新时代对基础研究的新要求,需
要在过往的工作基础上,厘清科学基金落实“有力统

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重
新思考科学基金的使命目标、战略布局、方向路径和

政策举措,将有助于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

技自立自强和人才引领驱动提供新动力,进而全面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

2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的研究进展
  

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明晰三

者的联动关系与把握其演化规律。在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布局的研究中,主要通过科研与教育协同的

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实践以

及科学基金在一体布局方面的前期基础与成效三方

面进行分析。

2.1 科研和教育协同的历史演进与研究概述
  

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成长离不开教育。高校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从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柏林大学到

吉尔曼“双层结构”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再到博耶

“教学即学术”重建本科教育的当代研究型大学,科
教融合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6]。我国科研和教育协

同历经了“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配合培养人才”的萌

芽阶段(1958—1977年),“委托培养”为特征的探索

阶段(1978—2008年),以及“协同培养”发展阶段

(2009年以后)[7]。当前,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使
得全球范围内科教融合呈现出加速趋势。国立科研

机构与大学之间跨组织的科教融合,呈现出以美国

为代表的嵌入模式———国家实验室与托管大学合

作,以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协同模式———国立科研

机构与大学协同培养研究生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融合

模式———同一系统内跨组织科教融合模式三种具体

表现形式[8]。
  

我国学者围绕科研和教育协同的理念、路径和

优化对策以及实践等方面展开了研究。金祥雷等[9]

以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科研院所联合

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实践为例,分析提出应不断

优化协同育人的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健全和完善

协同育人的质量评价机制等以构建科教协同育人平

台。古京等[10]通过调查“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

划”,发现在培养制度、理念更新与协作模式等方面

的仍然存在问题,需要对评价标准、激励与资助政

策、培养制度和协作模式等采取优化措施。李冰

等[11]提出要实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创新

人才培养的相互促进,就要把科研成果融入到人才

培养理念、课程资源、学生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模式

中去。曲霞等[12]认为要创新高校教师管理文化,因
循不同高校教师的利益诉求建立教学与科研相互融

通的政策引导机制。国外大都以“产学研合作”提升

各主体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等为主,其中也对大

学和研究所相互合作协同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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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沟通协调、信任、利益、保障等机制问题进行探

讨,为协同培养人才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

Philbin[13]认为产学研伙伴关系为加强知识转移提

供了一种机制,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技术发展,并为

大学提供可靠的研究资金来源。Karmakar[14]认为

需要将产业需求和大学研究结合起来以顺利地将研

究成果转化为国家的经济效益,政府的支持对促进

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大学和企业需要

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2.2 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实践
  

为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世界主要

国家一直积极探索科研和教育的有效结合方式。资

助机构、基金会等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为各国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强大支持。
这些实践共同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为我们揭示一

体布局的核心动向。
  

首先,以人才成长规律为主线的多层次资助是

科研和教育结合的重要推手。各国科研资助机构通

过设立多层次的资助项目,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

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各个层面,全面支持科学研究、
创新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主要

资助三类项目,即基础科学研究项目、科学人才培养

项目和科研设施支持项目。孙海华[15]分析了 NSF
 

2016年的《未来投资的十大思想》和2018年的未来

5年战略计划,发现NSF不仅加大了对科学前沿基

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还承担起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长期 发 展 的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任 务。王 胜

华[16]简述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5大类资助计划,
包括:未来领袖奖学金计划、地方强化基金、人工智

能博士培训基金、全球挑战研究基金、产业战略挑战

基金,并指出UKRI通过实施这些计划,支持基础研

究,培养和留住国内外人才,推进重点领域创新。
  

第二,注重科学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是相关实

践的显著特征。除了资助研究项目,发达国家的资

助机构还关注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比如NSF设立

了与其他六个委员会不同的教育与人力资源理事会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EHRD),2022年,EHRD更名为STEM 教育理事

会(Directorate
 

for
 

STEM
 

Education),其主要使命

是促进卓越的STEM 教育。该委员会致力于实现

研究和教育的融合,每年拨款约9亿美元,占据整体

预算的12%。刘佳宇指出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

员 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计划与其他学科研究委员会,如医学研究委

员会和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等展开合作,致力于

解决社会科学博士生在获取资助方面的不平等问

题[17]。在ESRC的倡导下,一些博士生培养合作伙

伴(Doctoral
 

Training
 

Partnership,
 

DTP)已经开始

提供专项资金(Ring-fenced
 

Funding)以支持代表性

不足的特定社会科学博士生群体,并积极吸引外部

信托组织和基金会设立专用奖学金,以帮助解决社

会科学博士生入学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王辉[18]对

德国国际科技人才资助计划的布局进行了划分,分
为博士后资助计划、初级科研人员资助计划、资深科

研人员资助计划、国际顶级科学家资助计划以及人

才发现配套资助计划,这为构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人才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在人才市场中的

主导作用提供了指导。
  

第三,融合会聚的跨学科支持在实践中扮演关

键角色。这种实践鼓励科研项目在不同学科领域间

建立联系,以应对复杂性和挑战。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U.
 

S.,
 

NIH)
下设的数据科学战略办公室[19,

 

20]通过“解决生物医

学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的人才差距”计划,培养一批信

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交叉领域的新研究人员。
在资助措施上,NIH[21]与NSF在2020年合作启动

“人工智能和先进数据科学时代的智能健康和生物

医学研究资助”计划,支持创新、高风险高回报及同

时对两个或多个学科作出基础性贡献的研究。范丽

鹏[22]等通过分析NSF中与人工智能主题相关的20
 

524个前沿项目,发现那些在各学科之间参与度较

为均衡的项目不仅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资助金额,而
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递增趋势。此外,英国ESRC
也致力于通过经济支持和影响力推动社会科学博士

培养的改进。正如ESRC临时执行主席艾莉森·帕

克(Alison
 

Park)[23]强调,英国需确保社会科学博士

生具备跨学科合作和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科学家。
  

最后,国际合作是相关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

参与国际性的研究计划、合作项目和科研组织,各国

共享知识、经验和资源,从而提高全球科技创新的水

平。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与洪堡基金会为刚获得博士

学位的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博士后研究基金,支持他

们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流动和发展。其中,德意志研

究联合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DFG)的
沃尔特·本杰明基金[24]和洪堡基金会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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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5]面向全球的申请者。乔治·福斯特研究基

金面向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除外)的
申请者[26]。Zhou等人[26]通过分析国际合作中国家

经济地位的影响,发现在国际合作中,发展中国家比

发达国家受益更多。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除了

贡献自己的智慧外,还可以弥补发达国家研究项目

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促进了全球科技创新。

2.3 科学基金在一体布局方面的前期基础与成效
  

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为我国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科学基金的

发展经历了“十二五”期间的“项目”“人才”和“环境

条件”三大系列,到“十三五”阶段的探索、人才、工
具、融合“四位一体”资助格局[27]。“十四五”期间不

断深化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在落实统筹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战略布局方面实施了有效措施,具备了

较好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科学基金为基础研究、技术科

学研究以及交叉领域等研究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科学基金财政预算从1986年的8

 

000万元增长至

2023年的341亿元,增速显著高于 GDP增速。在

资源配置上,自2021年起科学基金更加强化需求导

向的前瞻部署、进一步加强了对优秀科研人才的支

持力度,初步建立联合资助新模式[28]。郝静雅等

人[29]总结了资源配置新机制下各板块的整体资助

情况,资助格局呈现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与

医学板块均衡分布。科学基金持续促进产出重大原

创成果、构建交叉科学部组织运行机制推进学科交

叉融合[30]和引导多元投入、贯通产学研合作,与26
家地方政府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12家企

业设立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8个行业部门设

立9个联合基金。
  

在人才培养方面,科学基金建立了“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覆盖科技创新人才职业

全生命周期的资助格局。从2012—2021年的资助

情况来看[31],“三青”项目的资助数量和资助经费不

断增长,绩效评价等级均为“优”,有效支持了博士后

发展和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作。2018年以来,承担

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博士后约4.2万人

次。科技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不断优

化,比例更加平衡,特别在2010年以来支持女性科

研人员的一系列政策下,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有了

较大增长,提高了女性科研人员在科研中的参与度,

助推了高层次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发展[32]。
  

在科学教育方面,科学基金设立相关申请代码

资助科学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例如在生命科学部

设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C0908)、信息科学部设立

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F0701)、管理科学部设教育管

理与政策(G0407)等,以稳定的资助金额和长期的

资助规划拓宽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充分发

挥了科学基金对教育科学研究资助的主渠道作用。
比如,增设的F0701代码在2018至2023年间资助

了130多所科研院校的400余项研究项目。不少学

者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F0701)
项目在资助数量、资助机制、项目质量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且在重构教育环境、理解教育主体、揭示教

育规律、升级教学服务等研究方向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已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资助主阵营[33,
 

34]。
  

从以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的研究来看,
国内外研究多为单点分析,例如:科教融合育人主要

集中于高等学校这个单一主体和特定范围内的活

动,以及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等机制方面,对政产学

研等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教融合育人研究以及联合培

养机制改革的体系化研究相对较少。在一体资助方

面多集中于政策和项目分析,从系统观出发充分认

识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发展逻辑和内在

规律以及三者的关联演变、成效评估和协同提升途

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3 一体布局下科学基金发展面临的主要挑

战与关键问题
  

当前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

越来越高,创新主体更广泛、合作网络更复杂,资金

投入更多元,导向更多样[35],学科呈现出更强的交

叉性和融合性。这些都对科学基金落实一体布局提

出了新要求,科学基金资助管理需从科学研究与人

才培养两维度拓展到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科学教

育三维度,科学基金发展亟需挖掘战略性切入点。

3.1 主要挑战

(1)
 

高等教育对基础研究资助提出新要求
  

高等教育既是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也是培养

人才的主要场所,对基础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

持作用。随着科技创新深入发展,基础研究中科学

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越来越高,科学目标的导向

性、计划性越来越强,科研活动的规模化、组织化程

度越来越高。为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
国际上高等教育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导向呈现一些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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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变化,着重强调了科学技术人才培养[36]、跨学

科合作[37]、革新性研究[38]、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实

际应用转化的创新发展[39]、社会影响力和开放科

学[40]等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
结构和内容有待优化,对于高校的资助而言,一是平

稳化与制度化共进,在加强资助平稳性的同时,还要

思考如何构建长周期的考核评价制度,完善从基础

研究到技术研发,再到成果转化全过程的考量标准,
进而提升资助成效;二是均衡化与系统化并重,我国

基础研究中的资助主体间缺乏统筹协调,在此背景

下,明确各资助部门或机构的定位与分工,建立系统

化的整体预算协调机制,是长久、有效提升高校基础

研究效果的必要条件[36];三是多元化与归核化兼

顾,多元化旨在关注高校各交叉学科领域的基础研

究需求,归核化则强调集聚资助力量来提升基础研

究中跨学科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此强化人才培养导

向,深化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
(2)

 

科学基金资助管理维度需要从两维度拓展

到三维度
  

科技的发展和人才的育成需要通过教育实现,
教育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德
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先后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一个重

要驱动逻辑就是教育改革创新,通过教育改革创新

培养科技人才、提升科研水平,为走向世界科技强国

奠定基石。在一体布局要求下,基础研究的资助管

理需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两个维度拓展到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与科学教育三维度。教育是一个多主

体、多目标、多环节、长周期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当前

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效尚不明显,还存在学科间脱节、
学段间脱节、知与行脱节、理与实脱节等问题,难以

支撑教育体系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对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尚未产生累积效应和颠覆性影

响。特别是面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大模型

对教育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产生的知识混淆、可控可

信等问题,学习认知黑箱亟待破解,人才成长规律和

培养机制有待挖掘,需要创新科学教育范式,整合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以场景驱动

应用,应用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一体推进解决

教育的根本问题。因而,进一步完善科学教育资助

体系,加强对教育科学研究系统部署,聚焦教育重大

现实问题,促进研究成果的教育转化,成为推进落实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的重要途径。
(3)

 

科学基金发展需要挖掘战略性切入点
  

基础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源头活水。基础研究资

助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水量和水质,科学基金迫切

需要找准提升水量和水质的突破口。目前,我国仍

缺乏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在现有人才培养过程中

仍存在人才成长规律不清、培养体系不健全、经费投

入及多元化程度不够、研究方向分散且与国家需求

脱节、缺少原创性研究等问题,无法满足社会和产业

多元化、跨领域性的需求。因而亟需建立理工结合、
泛工程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多学科协同促进重大科

技创新和领军人才培育;亟需建立淡化学科边界的

新型评价体系,合理评判科教融合育人成效,大力支

持人才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亟需完善青年科技人才

资助体系,吸引和保留优秀青年继续留在科研领域,
实现人才发现与培养并重;亟需创建科教融合与产

教融合有机结合的育人机制,有组织的协同攻关推

动创新性成果产出,加速联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价值链,从而深化产学研跨界研究,支撑高层次人

才集聚和拔尖专门人才的自主培养;亟需营造国际化

的开放创新生态,吸引和扩大国外优秀师资和国际学

生比例,培养适应并引领未来变化的拔尖创新人才。
3.2 关键问题

  

针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与科学基金发展

的进展现状,亟待解决以下三类重大关键问题。
 

(1)
 

探索协同布局、系统集成的一体推进机制
  

探索构建统筹协调的资助体系,有机结合竞争

性和稳定性经费,聚焦交叉学科前沿领域的资助需

求,优化长期的资金配置与资助规划,筑成牢固的高

校科技战线与育人堡垒;打通主管部门之间的政策

和制度壁垒、打开和拓宽多样化的合作渠道;实现高

校战略性基础研究资助的提质增效;优化资助项目

评价的机制和效能,引导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联动;
建立拔尖创新人才的跟踪评价机制,全链条跟踪指

导服务;形成更加完善的资助体系和科研生态系统,
加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落实一体布局的进程。
 

(2)
 

构建科学教育研究生态
  

以国家目标和科技人才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构
建兼顾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的科学教育研究生态。
一是从教育和人才培育视角出发,优化科学教育研

究资助体系,提升科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质效,按照

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以此助

力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二是从产学研贯通和人才

培养视角出发,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匮乏将成为制

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首要瓶颈。持续在“高精

尖缺”和“卡脖子”技术人才培养上发力,在学研产链

条的不同位置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建立科技人才贯

通培养机制。三是从教育和科技视角出发,以知识和

数据双驱动的范式构建加速教育科研转型,为数字教

育和智慧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深入发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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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规律,充分发挥科学教育在传播科技知识、
自主培养各类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保障支撑作用。

 

(3)
 

以有组织科研深化科教融合

加强科学仪器、科研手段的体系化研制,为科学

研究提供更多“利器”“重器”。加强重大科技设施和

平台建设,形成有组织科研范式,支撑高层次人才集

聚和拔尖专门人才自主培养。通过同步建立基于重

大科技问题攻关的协同资助机制和基于人才队伍布

局的交叉学科发展机制,瞄准“卡脖子”技术及高端

通用科学仪器,统筹经费和项目布局,形成择优稳定

长期资助机制;构建仪器人才专项资助体系性布局,
进一步完善人才分类评价和梯队体系建设,建立多

学段、多领域优秀人才一体化培育的人才培养体系。

4 一体布局下科学基金发展战略的政策

建议
  

为进一步发挥基础研究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布局中的基础性、源头性作用,针对当前亟需解决的

战略性问题,科学基金资助管理需要站在建设世界

高等教育中心、世界科学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的战

略高度,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大力度从目

标、战略、组织等方面做好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统

筹,实现从注重项目资助到注重系统管理、从注重学

术产出到注重原始创新、从注重人才发现到发现与

培养并重转变。
4.1 强化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融合导向,在人才

资助体系中进行成长周期图和立交桥设计
  

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对基础研究人才培

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

是国际惯行的路径,关键是要有效发挥研究型大学

的科研创新和学科交叉优势,在科学教育和科技攻

关中,将科研资源转变为教育资源。自然科学基金

委要建立教育、科技、人才融合成效导向的评价机

制,在注重科教融合的同时,及早选拔人才,搭建体系

化、高层次基础人才培养平台。在项目立项和结题评

价中,强化人才培养导向,设置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

成果的引导指标;统筹经费和项目布局,建立符合拔

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择优长期资助机制,以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验收为试点,积极构建对优

秀人才的长周期稳定支持机制,通过高强度支持,集
中优势资源培养造就高水平领军人才;人才资助端口

前移,小范围试点开展本科生、研究生资助计划,为构

建高质量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供“源头活水”。
 

4.2 面向世界重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形成更加

突出原创的资助体系和科研生态系统
  

完善项目与资金管理制度与流程,支持开展“从

0到1”的基础性研究、冷板凳类研究工作,比如实施

小额度长期资助并简化申请流程,完善颠覆性和非

共识创新性研究的评审机制;加强科学、技术、工程

三类原始创新,基于外部指标和内部特征,构建聚焦

科研质量、影响力和贡献的科研评价体系;发展多渠

道、多元化的资助体系,除科学基金外,可联合教育

部、科技部、地方资源、捐赠自筹等多渠道拓展基础

研究的资助布局。
 

4.3 加强科学教育研究项目系统管理,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资助布局

  

在咨询委员会中设立教育专业委员会或教育工

作组,加强科学教育研究的战略谋划,指导各科学部

资助科学教育相关研究和活动;统筹自然科学基金

委现有的科学教育研究资助体系,加强科学教育研

究资助系统布局,丰富资助类型,形成对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的稳定支持;加大新技术赋能科学教育研

究的支持力度,构建协同机制推动科学教育基础研

究的重大研究创新,促进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
4.4 强化科研仪器研制等重大类型项目对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集成作用,推动构建产学

研贯通的科教协同机制
  

科学基金要统筹部署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支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变革重大

类型项目资助管理,推动开展交叉科学研究,促进研

究型大学科研范式变革,深化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
比如建立对仪器设备研制人才资助的系统性布局,
对仪器研制人才以技术突破和产业贡献为导向,创
新人才评价机制,将项目资助变成人才的长周期培

养模式;加强与现有各类项目的有机统筹,设置仪器

科学等涉及多学科交叉、国家重大基础性需求相关

的专项申请代码,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进一步完善

现有仪器设备等“三位一体”特征明显的项目资助模

式,强调重要科学问题、科学仪器创制和仪器人才队

伍相结合的资助导向,注重研用结合资助、实行中长

期考核制度;瞄准工程前沿科学,加大项目部门和地

区、企业设立联合基金力度,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
才链和产业链深度融通。
4.5 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营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战略之一是人才培养的国

际化,旨在制定和实施全方位的国际化战略来加强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其中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项目

是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同时,基础研究的重大原

创成果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合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高水平开放,持续

推进国际合作,是“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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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国际科学合作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逆全球化”挑战。科学基金是基于国际通

行的学术规则和运行机制,要充分发挥这一制度优

势,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营造国际开放的、具
有全球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人才成长环境,加快推进

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广泛开展基础研究

国际合作。扩大、深化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和团队在

基础研究领域的双向国际合作,资助来自发达国家

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

博士后研究,鼓励中国科学家提出科学议题,发起并

主导一些战略必争领域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大科学

工程等。在促进国际合作研究中将教育和人才工作

纳入统筹部署。

5 结 语
  

面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新

征程,要准确把握一体布局对基础研究资助提出的

新要求和新挑战,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以探索

协同布局、系统集成的一体推进机制,将构建科学教

育研究生态和深化科教融合作为科学基金落实“有
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方向,探索新时

代科学基金发展的实践路径,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协同联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不断贡献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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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layout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alent
 

has
 

become
 

the
 

basic
 

and
 

strategic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ed
 

layou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ing
 

of
 

China
 

(NSFC).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layout
 

for
 

basic
 

research
 

funding,
 

we
 

further
 

explicit
 

the
 

positioning
 

and
 

role
 

of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xplore
 

the
 

focus
 

of
 

the
 

implementation
 

within
 

the
 

integrated
 

layout
 

through
 

improving
 

NSFC􀆳s
 

management
 

system.
 

Accordingly,
 

we
 

propose
 

ideas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NSFC
 

in
 

the
 

new
 

era,
 

thereby
 

providing
 

sourc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power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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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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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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